
吕海寰（1842年至1927年），字镜宇，山东掖县（今莱
州市）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
人，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外部
尚书、钦差商约大臣、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大清红十字会会
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

一

1842年7月12日，吕海寰出生在莱州府掖县（今烟
台莱州市）西关粮食市（后因建府地于西南隅，故称其为
西南隅村人）一个没落的低级幕僚家庭。其祖父吕书城
虽然勤苦，但屡试不第，中年以后外出游幕，喜好扶危济
贫，故“作幕一世，毫无积蓄”。吕书城有4个儿子，小儿
子吕晋陟（吕海寰父亲）长期在外谋生，以教读为业，为
人忠厚，“凡贫苦朋友来告贷者，往往典衣节食以济
之”。吕晋陟育有两子，吕滚寰是长子，吕海寰是次子。
1844年吕晋陟外出游幕时，吕海寰只有3岁，母子三人
相依为命，历尽艰辛。

吕海寰自幼聪慧异常，8岁开始读书。最初与其兄同
在街北刘焕章宅内，跟当地塾师罗文溶学习。1851年，72
岁的吕书城游幕回到故乡，吕海寰兄弟即在其祖父的指导
下读书。在吕书城的严格要求下，吕海寰读书“工夫颇见
进境”。1854年，12岁的吕海寰参加童子试，结果被“邑
侯拔置前列，府试亦在20名前”。虽然在当年的院试中落
选，但“见者无不以大器许之”。

就在吕海寰准备科举考试的关键时刻，其祖父却病
倒了，加上在外谋生的父亲已不能“按时寄银养赡”，“家
道益窘”。1856年，吕海寰被迫辍学。其母李氏担心他
们的学业半途而废，就与当地名士宋星搓先生联系，吕海
寰得以跟从上课。在宋先生的着意训导下，吕海寰开始
用力于大家制艺，参加“考书院，亦往往得高列，所得奖
赏悉心奉母”。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其祖父去世后不
久，李氏也因操劳过度而患病，这使他们本来就十分贫寒
的生活更加艰辛。母子三人只能依靠兄弟二人微薄的教
读收入来维持生计，而二人每年所得束修之资，仅有制钱
30串，其生活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1860年，风传英法联军要进攻莱州，警报不断，人心
惶惶。李氏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861年1月31日去世。
不久，捻军势力发展到邻县潍县，掖县又一次人心大惶，谣
言四起，一日数警。掖县知县许乃恩联合当地绅商兴办团
练，吕海寰兄弟即参加团练，司笔墨事。后来，由于掖县实
行坚壁清野，凡居关厢者均移居于城内，兄弟二人只得连
夜匆匆将其母亲掩埋。吕海寰与其兄嫂一起到城内大舅
父家的磨坊暂时借居。兄弟二人昼夜巡城，“每日只得百
数十文，赖以生活”，苦不堪言。兵荒马乱之后，上学的人

很少，吕滚寰在家书房内招蒙童数人教读，“每日不过制钱
两吊文而已”。吕海寰则因昼夜焦劳，右腿生出恶疮，接着
又接连病瘟，竟卧床一月有余，后在其嫂侯氏的精心护持
下方得以痊愈。

二

早在吕海寰5岁那年，其母李氏为其聘定其次舅李同
熙之女乃心为妻，后因家贫未能成礼。1861年底，为度岁
祭祀，吕海寰向其族叔吕十爷借“五供”（铜或锡制的蜡台、
香炉等）一份，用后因一时手边窘迫，将五供质于当铺，转
年上元节筹措银钱赴当铺赎取，被当铺诬指该物为盗赃，
送交县署究办。实际是李同熙嫌吕氏家贫，意图悔婚而勾
结当铺主人等合谋诬陷，构成罪状以为悔婚之借口。后经
县学生员具保始释。年已20岁的吕海寰决意离家赴京谋
生。临行前，其未婚妻李乃心送来首饰一包，助其资斧，并
誓言从一之志、决不悔婚。

1842年至1861年是吕海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
家乡的艰苦生活，使吕海寰养成了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求
真务实、正直诚信等优良品质。吕海寰中举后，于1868年
夏回籍省亲，立旗悬匾，并迎娶表姐李乃心。一时间贺者
盈门，嘉宾络绎不绝。1869年7月间，吕海寰以检选举人
资格纳资捐了主事。当年秋天，吕海寰的父亲病殁，吕海
寰回乡将父亲安葬后即返京，继续教读生活。

1862 年至 1869 年是吕海寰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阶
段。取得顺天府户籍、中举、捐纳主事，是吕海寰发奋读书
和友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其一生的重要转折，它不仅使吕
海寰逐步摆脱了贫寒的教读生活，也奠定了他晋身清末政
界的基础。

三

吕海寰任常镇通海道时就曾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如
创设保婴局、京口救生会，开浚荷花塘船坞等。1904年2
月，日俄战争爆发。此时，已是工部尚书的吕海寰正在上
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
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
构代表共同协商，于1904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万
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
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
俄交战双方伤兵及帮助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
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

“颁发内银十万两”作经费，以为褒奖。1907年，“上海万
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
1910年改“大清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清政府委
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
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
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
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立案，2
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
的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
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
灾，1917年皖北大水灾，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
医、赈，均成绩斐然。

早在红十字会初创时期，吕海寰即为中国加入国际
红十字组织多方奔走。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
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
熟，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但最终未予
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并承认中国红十字会。
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
会（现称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此后，吕海
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
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
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
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
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吕海寰
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次年归葬家乡
山东掖县。

在农村红白喜事及较大庆典活动那长长的鼓乐队伍
中，往往有几对老长的大杆号在前面造势。身长近3米的
大杆号，据说为胶东独有，而胶东也只有蓬莱和栖霞两地
的几处村落靠祖传沿袭了这一传统项目。其费气力之大、
含技巧奥妙之深，令好多感兴趣的年轻人望号兴叹。如今
真正能上得去场、顶得起个的吹手，越来越少了。栖霞市
庙后镇许家台村的黄作令，从自学起步，成为为数不多的
吹手，其中有些故事鲜为人知。

一

黄作令出生于1960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兵、种过地，
后来在离家20多里外的滑石矿找了份下井挖滑石的工
作，却依然为生计发愁。有一次，他从矿井里上来，突然听
到了绵长优雅的喜乐声。他越听越爱听，登高一望，发现
长长的鼓乐队前面，有六杆大杆号领着，另有唢呐、笙等其
他乐器配合，吹吹打打，好不欢快。黄作令越看越爱看，直
到队伍散去，他才缓缓离开。就是这次表演，触发了黄作
令的某根神经，用乡下人的话说，就是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了。尤其听说喜主会给表演队优厚的酬劳，表演过程还时
常有赏钱，到了谁家都是现钱一“足”（给的意思），就更加
动心了。此后，他便多方访听收集大杆号的相关信息，这
才发现有此念头者，非他一人。除了本村的徐洪金、鲁付
江、徐喜清外，周边村的王江波、王江卓、胡克军、林福恩、
林 训 修 、林 宝

修、林锡恩、林宝福等人也对大杆号跃跃欲试。他们的共
同特点是，一有时机就向稍懂此行的人请教技法、门道，有
时熟人办喜事，就趁帮忙的机会接近吹手，刨根问底，寻求
捷径。

凡事开头难。黄作令等人欲组一个大杆号班子又瞻
前顾后，幸有山西夼村胡庆宽的鼎力支持。此人深谙民间
习俗，知多见广，热心民间艺术的传承事宜，并帮大家出谋
划策，主动指引迷津，增加了大家的信心。胡庆宽说：“光
有信心不行，必须实地去干，才知自己的水深浅。”他建议
大家凑份子，先买几件家什，练练再说。黄作令铁了心要
干，立马向姐姐借了380元钱交上，首批置办了4支大杆
号，两支唢呐，小号、长号各一支、笛子一盒。时值1994年
4月，庙后村从此有了大杆号班子。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练一项，每周集中一次，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不料黄作令把大杆号拿回家，妻子并不支持他干这
行，怕耽误营生，并放出狠话说：“再让我看见你拿回家来，
我非给你砸了不可！”黄作令只好把大杆号藏在山里，干活
休歇时取出来练。空阔的山谷，反而有助于他发音和气力
的训练，并且他的悟性超常，很快找到了用舌和唇发音的
要领及用气的窍门，几经体验便运用自如，吹出来的曲子
抑扬顿挫，激昂动听。

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逐渐繁荣，栖霞苹果
的分园到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来了文化生活的复
苏，民间文化艺人又有了靠一技之长赚钱的机会，庙后大
杆号新手也赶上了实践表演能力的机遇。邻村有个高龄
老人一辈子好乐，儿子要为他做寿，黄作令获悉后，对伙伴
们说：“咱们都练了这么些日子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去
遛遛。”于是一行14人的乐队就免费为这位老人表演了一
上午，老人很是开心，管了一顿饭，还给了200元的辛苦
费，庙后大杆号终于迈出了公开表演的第一步。

大杆号毕竟是难度较大、非寻常人所能驾驭的一种乐
器，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复杂，有的因技能不过硬被市
场淘汰，有的因挣钱不多自动离开，渐渐地，一直坚守并执
着追求至今的只剩下黄作令一人。黄作令遵照父亲送他
当兵时的要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百折而无悔。他苦吹
了半年多，吹出了胃穿孔，住院做了手术，没等拆线就急着
出院继续吹。后来有一个寒冬，因去烟台市开发区表演，
遭遇重大车祸，造成腿骨与手指多处骨折、两根肋骨断裂、
大腿肌肉重度挫伤，住院半年，出院后继续练。

黄作令自学大杆号的事迹不仅在当地出了名，还传到
了大杆号在栖霞的发祥地——中桥（今属福山区）开发区
水道观村第四代传人王金夫、王金友弟兄的耳朵里。兄弟
二人出于好奇，驱车60余里来到许家台黄作令家，一观究
竟。黄作令的技艺得到了嫡传行家的认可，并获取了改变
命运的两大信息：一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好
的吹手光会吹大杆号不行，还要吹拉唱弹一专多能；二是
要提高

表演效果需打破地域界限，抱团发展。从此，黄作令的视
野开阔了，活动轨迹也改变了。

唱歌本来就是黄作令的强项，有部队和学生时期宣传
队打下的基础，稍微一发挥就足够应付表演。学二胡对黄
作令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他不识乐谱，但如今，同一首曲
子，他能用G、D、C、F调演奏得十分出色。这是为什么？道
理和吹大杆号一样，除了有悟性，他是无时无地不求师，时
时刻刻与同行取长补短，超越自我。黄作令说：“高手在民
间，只要虚心跟他们求教，就能学到真本事。”

三

进入2000年，农村办喜事兴起抬花轿之风，随之掀起
一股吹唢呐的热潮。是年4月，黄作令买来了唢呐，白天
在家练，晚上骑自行车跑十公里去老师那里学习。后来听
说与笙合练长进快，便先后去过杨家夼村林训修和骂阵口
村孙相生那里合练，彼此长进都很大。

黄作令又买了卡拉0k，跟着吹、拉、唱，有时照着镜子
对口型，对着视频找感觉，简直着了迷。当时农村吹手中
缺的就是大杆、唢呐、演唱方面的人才，黄作令又是全能，
所以接的活一年比一年多，最多时一年近300天不在家。
老婆跟着受苦也再无怨言，从心里承认丈夫当初的选择是
对的。

黄作令还有一个绝活，全胶东的大杆号班子无人能
及，他会倒立唱歌、吹大杆号、吹唢呐、喝啤酒、喝矿泉
水、吞烟吐雾等特技表演。原来，黄作令8岁时跟着老师
去福山学演节目时学会了倒立，后来在中学体育课及部
队练兵时都有此类运动，已训练有素。干上吹手以后，为
了镇住场面，便吸收杂技演员之长，掺进特技元素，提升
了乐队的演出质量。

最使黄作令感到不负父亲“行行出状元”所望的是，自
己的表演使大家过目不忘。他天生带戏，喜事唱得大家
笑，丧事唱得人落泪，所到之村没有不喜欢老黄的。有时
缺了他，群众还会打听“老黄咋没来”。

黄作令认为，与大杆号嫡传师傅王金友的师徒情缘，
是有生以来最大的成功。俗语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黄作令成为好吹手以后，经常被水道观的嫡传班子喊
上同队演出，时间一长，王金友发现这个年轻人既勤快又
虚心，就有意带他。一个爱学，一个爱教，一对师徒就这样
结成了。现在，黄作令处处发扬师傅之所长，先后带过12
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已经达到全能的水平。黄作令决心将
这一老辈传下来的非遗项目，传承下去。

三年疫情期间，大杆号队伍曾一度萧条，好在如今
已经开始好转。黄作令告诉笔者，今年春节期间，他参
加了包括毓璜顶庙会、烟台山庙会在内的8场表演，其
中有3次是他牵头组团的，活动频率已恢复疫情前的状
态。由此可见，文化生活与经贸市场是一对孪生姐妹，
息息相关。

大杆号达人黄作令
□张荣起

有一天下午，村里来了两个当
兵的，他们背着枪。当时，几个人正
在村西头的大槐树下聊天，一看来
了当兵的，他们撒腿就跑，比兔子还
快，像一阵风似的。拉二胡的柳爷
爷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好他的二胡，
就被这两个当兵的给抓住了。被抓
住了就要跟着他们走，去当兵。

逃走的几个人知道柳爷爷没有
跑掉，赶忙去找柳姓会首（会首是指
旧时村里一姓的头领）去解决这个
事情。哪能去当兵呢？家里的孩子
还小，地还需要人耕种，一家老少总
不能喝西北风吧。

柳姓会首来到了大街上，看到
两个当兵的背着枪，正扯着柳爷爷
的衣领，在推搡着，凶神恶煞，骂骂
咧咧的。

“老总，有话好说！”柳姓会首双
手抱拳，向两个当兵的哀求道：“他
家里的孩子还小，不能跟着老总去
当兵啊！”

“不能去？”一个当兵的问道。
“实实在在不能去呀！老总行行好，放他一马

吧！”柳姓会首继续哀求。
“那好，交钱！两块大洋！”一个当兵的嚷道。
“请客！交钱！两块大洋！”另一个当兵的早已

不耐烦了。
“好说！好说！”柳姓会首哭丧着脸继续哀求道：

“先叫他家去，这个钱一定交！”
两块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柳爷爷在两个当兵的押送下回到了家里。家里

人一看来了当兵的，吓得魂飞魄散。在柳姓会首的
帮忙下，赶紧杀猪、杀鸡、买酒，倾其所有招待这两个
当兵的。

晚上的美味佳肴十分丰盛，是村里所有柳姓人
家凑的好烟、好酒、好菜。酒足饭饱后，两个当兵的
抹了抹嘴，拿着两块大洋和两大包好吃的心满意足
地走了，柳爷爷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

几年后，一天中午，村里又来了当兵的。
一看来了当兵的，村里的人作鸟兽状一哄而散，

纷纷跑进山里躲了起来。没来得及跑掉的只好在家
里插着门，大气也不敢喘，更不敢出门。

这次来的当兵的有男有女，一共十一二人。
他们来到村里兵分两路，沿着村子高声喊道：

“老乡，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不要害怕！”然后他们集
合在村西头的大槐树下，整整齐齐地站成一队，拍着
手唱歌。唱完歌后看看大街上还是没有人，于是又
挨家挨户地敲着门说，他们不打人不骂人，叫躲藏在
外面的乡亲们都回家来。

开始是胆子大的出来看：果然是不打人不骂
人。接着人们奔走相告：这次来的当兵的和上次来
的不一样，他们真的不打人不骂人。于是人们纷纷
跑到山里喊，这次来的当兵的不打人不骂人，并喊他
们都回家。

躲藏在山里的人们将信将疑地回村了。
在村西头，人们看到大槐树下有十一二个当兵

的，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穿着朴素，面带笑容，和蔼
可亲。他们的肩上也都背着枪，有的站着用手打着
拍子在唱歌，有的坐在一堆木头上休息。见了村里
的人，他们就亲切地说：“不打人不骂人！”

人们这才放了心。
这是去年大年三十那天，92岁的父亲给我讲的

他小时候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是对
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仍然萦绕在父亲的心头。

第一次来的是国民党老蔡的兵，蔡晋康的部队，
也是蒋介石的兵。那时他们盘踞在唐家泊和牙山后
面的村庄一带。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进村就搜刮
钱财，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谁见了谁怕，不死也要脱
层皮。

第二次不用说你也猜到了，来的是八路军，是共
产党的队伍，是毛主席的队伍。自打八路军来了以
后，老百姓这才过上了安稳幸福的好日子。

当讲到老蔡的兵进村的时候，父亲悲愤填胸，表
情严肃，充满了惊恐和愤怒；当讲到八路军的战士来
村里的时候，父亲如尝美酒而陶醉，脸上的皱纹舒展
开了，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读懂了写在父亲脸上的表情，那是父亲发自
内心的对国民党部队的深恶痛绝和对八路军的十分
热爱，这表情自然流露，真诚，不做作。

我也将牢牢地记住父亲给我讲的故事。

莱州吕海寰与中国红十字会
□刘铁军

吕海寰（1842年至1927年），字镜宇，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南隅

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外部尚书、钦

差商约大臣、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 村
里
来
了
当
兵
的

□
叶
展
韵

（资料片。）

身长近3米的大杆号，据

说为胶东独有，而胶东也只有

蓬莱和栖霞两地的几处村落靠

祖传沿袭了这一传统项目。其

费气力之大、含技巧奥妙之深，令好多感兴

趣的年轻人望号兴叹。如今真正能上得去

场、顶得起个的吹手，越来越少了。栖霞市

庙后镇许家台村的黄作令，从自学起步，成

为为数不多的吹手。

黄作令还有一个绝活，全胶东的大杆

号班子无人能及，他会倒立唱歌、吹大杆

号、吹唢呐、喝啤酒、喝矿泉水、吞烟吐雾等

特技表演。原来，黄作令8岁时跟着老师去

福山学演节目时学会了倒立，后来在中学

体育课及部队练兵时都有此类运动，已训

练有素。干上吹手以后，为了镇住场面，便

吸收杂技演员之长，掺进特技元素，提升了

乐队的演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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